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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【頭陀】
1、《善見律毘婆沙》卷6(大正24，712a12-13)：「頭陀者，漢言抖擻煩惱塵垢，受者言行。」
2、《大乘義章》卷15(大正44，764b2-4)：「頭陀胡語，此方正翻名為抖擻。此離著行，從喻名之，如衣抖擻能去塵垢，修習此行能捨貪著，故曰抖擻。」
3、印順導師著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(p.352~353 )：「頭陀，意思是抖擻。頭陀行，有十二種，或說十三種。這主要為穿衣、吃飯、住處的淡泊精苦的生活。這頭陀行，不是一人必須具足了，才算是頭陀行者。如在樹下住了，即不能在塚間坐。所以，只要能夠照著頭陀行的規定去作了，即是屬於頭陀行者。」
※另見p.14註63。
二、【障】寒熱：3.遮擋；遮蔽。 (《漢語大辭典(十一)》，p.1009)
三、【著法衣有惡易見故】：《四分律行事鈔批》卷13 (卍字續藏42，1017a13-15)：
由著法衣有惡易見者。慈云；若有惡起當觀此衣，我今披此衣，寧容造惡也。故《遺教》云：自見如是，若起憍慢，當疾滅之
p.2
【糞掃衣】：《十誦律》卷27(大正23，195a26-b4)：
糞掃衣四種。何等四種？一塚間衣、二出來衣、三無主衣、四土衣。
何等塚間衣？有衣裹死人棄塚間，是為塚間衣。
何等出來衣？裹死人衣，持來施比丘，是為出來衣。
何等無主衣？若聚落中若空地衣不屬他──若男子、若女人、若黃門、若二根，是為無主衣。
何等為土衣？有巷陌中，若塚間、若糞掃中，有棄弊物，是為土衣。
p.3
一、常不捨【空閑】：
1、閑置。(《漢語大辭典(八)》，p.409)
2、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(p.209)：
由於寺院成立，逐漸形成聚落與阿蘭若二類比丘的生活
佛教初期，沿用當時的一般生活方式，並無嚴格標準。
（一）例說的「日中一食」制定
如「日中一食」，是後來才制定的，賢護（Bhadravāli）比丘因此而好久沒有來見佛。

如額鞞（Aśvajit）與分那婆（Punarvasu）
在吉羅（Kṛtāgiri）
的作風，與一般的沙門行，嚴重的不合。

釋尊是順應一般的需要而次第的成立制度，但不是絕對的，而有寬容的適應性。
（二）聚落與阿蘭若的不同解說
等到寺院成立了，大眾都過著共住的生活，於是漸形成「阿蘭若比丘」、「聚落比丘」──二類。這是發展所成，因地區與時代的先後而並不完全相同，這不過大體的分類而已。
1、律中的二類解說
說到聚落與阿蘭若，律中有二類解說。
（1）依世俗的分別：「聚落」與「空閑處」
一是世俗的分別：
A、分為二─聚落、空閑處（阿蘭若）
如「盜戒」所說的「聚落」與「空閑處」──「阿蘭若」，或以聚落的牆柵等為界，牆柵以內是「聚落」，牆柵以外，就是「空閑處」。

B、分為三─聚落、聚落界、空閑處
或分為三：
1、牆柵等以內，是「聚落」。
2、從牆柵（沒有牆柵的是門口）投一塊石頭出去，從「聚落」到石頭所能到達的地方，是「聚落界」，或譯作「聚落勢分」、「聚落所行處」。
3、投石（或說「一箭」）所能及的地方，多也不過十丈吧！也就是聚落四周約十丈以外，是「空閑處」。

（2）依佛教的制度：聚落住、中間五百弓、阿蘭若住處
二是佛教制度的解說：
「聚落」（城邑），離城邑聚落五百弓（這五百弓是沒有人住的）以外，名為「阿蘭若住處」；
阿蘭若住處，是比丘們所住的地方。離聚落五百弓，一弓約六、七尺長，五百弓約二里（或二里多些）。這也是三分的：聚落，中間五百弓，阿蘭若住處。離聚落五百弓，聽不到聚落中的大鼓聲，或大牛的吼聲，才是阿蘭若處。
2、依「非時入聚落」的意義，不論多少人都可稱住阿蘭若
依「戒經」，「非時入聚落」，是不許可的，可見比丘們不是住在聚落中，而是住在阿蘭若處的。依這個意義，無論是個人住，二、三人住，或四人（十人，數十人，數百人，數千人）以上共住的，都可說是住阿蘭若處；不過四人以上，在僧伽藍中住，稱為僧伽藍比丘。
二、【阿蘭若】
1、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(p.633)：
◎「無諍」araṇya，就是阿蘭若。
⊙從形跡說，這是初期野處的阿蘭若行，而不是近聚落住（與聚落住）的律儀行。
⊙從實質說，無諍行是遠離一切戲論，遠離一切諍執的寂滅。《中阿含經》卷43《拘樓瘦無諍經』（大正1，703c）說：「須菩提族姓子，以無諍道於後知法如法」。「知法如真實，須菩提說偈，此行真實空，捨此住止息」。」
2、《大智度論》卷68(大正25，537c5-6)：
令身遠離憒閙，住於空閑。遠離者，最近三里，能遠益善。
3、《四分律》卷10(大正22，632b29-c2)：
阿蘭若處者，去村五百弓。遮摩羅國弓長四肘，用中肘量取。
4、《根本薩婆多部律攝》卷7(大正24，564a16-17)：「言阿蘭若者，謂去村一拘盧舍」
三、【次第乞食】《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》卷3(大正40，130a1-11)：
蘭若比丘入村乞食者，清且淨洗手，至衣架邊一手舉衣，一手挽取抖擻著七條，已揲大衣著肩上，若鉢囊中，執打露杖在道行，常思惟善法。若見人，先問訊言：善來；若近聚落，便著大衣。至於村門，應看巷相空處相，第一門相，第七門相，右手捉杖，左手持鉢，道側而行，次第乞食。若俗人送食，不得迎取，除喚來，往取，不得強乞，應知當得者立待，得食已作念言：此為賊食此自食，乃至出村，安鉢著地，揲僧伽梨如前進不，至蘭若處，方共食之。
p.4
一、【問訊】：1.互相通問請教。3.問候；慰問。4.僧尼等向人合掌致敬。(《漢語大辭典(十二)》，p.29)
二、佛法有通有【塞】：5.遏制；約束。(《漢語大辭典(二)》，p.1179)
p.5
一、【三善覺】《阿毘曇毘婆沙論》卷23(大正28，174a8-15)：
有三善覺：謂離欲覺、無恚覺、無害覺。
問曰：此三覺體性是何？
答曰：離欲覺者，是心數法，是心相應，對治欲覺；無恚覺、無害覺，說亦如是。一心中不得有三不善覺，得有三善覺。三不善覺，不遍一切不善心中；三善覺遍一切善心中。三不善覺，不與一切不善心相應；三善覺與一切善心相應。三不善覺，不攝一切不善覺；三善覺攝一切善覺。
二、得諸【陀羅尼】
1、《大智度論》卷5(大正25，95c9-14)：
何以故名「陀羅尼」？云何陀羅尼？答曰：「陀羅尼」，秦言能持，或言能遮。
能持者，集種種善法，能持令不散不失。譬如完器盛水，水不漏散。
能遮者，惡不善根心生，能遮令不生；若欲作惡罪，持令不作——是名陀羅尼。
2、印順導師著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(p.124~126)：
「陀羅尼」Dhāraṇī，是大乘的特法。《大智度論》（卷五）解說為「能持」、「能遮」。持與遮，實為同一內容的相對作用；一般是譯為（總）持的。陀羅尼也從Dhṛ字根而來。陀羅尼的持而不失，與法同一語原（陀羅尼，可說是達磨俗化了以後，引起的代替名詞）。這可以從一器物來說明：兒童玩具中，有名為「陀螺」的，形製各式不一。或截取竹筒（作孔），中貫以支柱。先以繩纏繞，然後抽繩放去，陀螺就急疾地旋轉，在轉動而能保持力量平衡時，能卓立而不會倒下來，並發出嗡嗡的聲音：這名為抽陀螺。也有木製的，卓立在地，抽繩而急疾旋轉，如不斷的以繩鞭策他，就能久久的保持卓立而不倒，這可說是打陀螺了。「陀螺」，實是從印度傳來的，如涼譯《阿毘曇毘婆沙論》（卷三）說：「猶如小兒弄於獨樂，旋速則見如住，旋遲則見來去」。「獨樂」，顯然為陀螺的異譯。所以被稱為陀螺（即獨樂），正因為「旋速則見如住」，能保持不失。這是Dhṛ而用於器物的稱呼，與陀羅尼，達磨（法），都從「保持不失」的意義而來。陀羅尼有名為「旋陀羅尼」的，可見Dhṛ的「持而不失」，是在動態下顯現出來，而不是什麼靜止的，抽象的不變不失的原理。這對於法（達磨）的被用為運動的原理；被比喻為輪，輪那樣的轉動，是可以理解的。理解佛說的「法」的本義，那對於大乘現證法的內容，也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去論證了。
3、印順導師著《華雨集第一冊》(p106~107)：
陀羅尼，即「總持」之義，共有四種：
⊙一、法陀羅尼，即文字陀羅尼。聽法之後，便不會忘記，隨聞能記，所以說，陀羅尼是一種力量，能夠保持它，一切都能夠記憶。但如只憶持些世間事理，那只能算是小陀羅尼。
⊙第二是義陀羅尼，即能夠了解通達義理，並且予以相互貫通。所以大乘法的一個特色，便是「統一切法」。統攝一切法，這正是陀羅尼的特性，能將一切攝住不失。若在義理方面能夠如此，便可由一個義理而通達到其他方面的義理，豁然貫通，融通無礙。
⊙第三是咒陀羅尼。我們知道，諸佛菩薩，或是在因地的鬼神，夜叉、羅剎，他們都各有自己的咒語，持誦起來，都相當靈驗。其實在佛法上說來，修行到了某一個程度，便能夠所說的話都靈驗。所以在南傳佛教的波羅蜜多中，有一「諦語」波羅蜜多，即是菩薩所說的話，能夠句句兌現，語言的本身便有一種力量。以世俗的話來說，他所說的話靈得很。所以密宗裏說：一言一語，莫非秘咒。
⊙第四是勝義陀羅尼，這是與證悟真理有關的。證悟勝義諦，於一切法得通達，才是最上的陀羅尼。
※為什麼稱這四陀羅尼為寶藏呢？因為它能將佛法的珍寶，都保存於庫藏而不失：或聽法而能夠記憶不失，或於義理明瞭貫通，或以咒語產生加持感應的力量，或悟入勝義。
p.6
一、修習【方便智】：《大乘義章》卷19(大正44，846b4-5)：
知於一乘真實之法名為實智，了知三乘權化之法名方便智。
二、正觀【擇】諸法：2.區別。(《漢語大辭典(六)》，p.917)
三、住於【正位】：《大智度論》卷27(大正25，262b17-21)：
問曰：何以故聲聞法中名為「正位」，此菩薩法中位但名「位」？
答曰：若言「正位」亦無咎。所以者何？若言「菩薩法位」，是則為正；聲聞法中但言「位」，不言「聲聞位」，以是故言「正位」。
四、【四依】：印順導師《勝鬘經講記》(p.237~238)：
四依智，古有二說，
⊙一說：二乘初修，依四諦所生的智慧，名四依智。
⊙一說：是依法不依人，依義不依語，依了義不依不了義，依智不依識的四依智。
※第二說更好。唐譯作「入流智」，意指四預流支。四預流支與四依，本為一事的轉說。佛令人親近善知識；目的在法不在人。從善知識聽聞正法，目的在真義而並非為了名言章句。勸學者如理思惟，即應依了義經去思惟。法隨法行，即依法而行，但這是不應依取相的分別識，而應依離相空智。
p.7
一、心不【怯弱】：3.薄弱，力量不強。(《漢語大辭典(七)》，p.469)
二、怖則失【正利】：正當的利益。(《漢語大辭典(五)》，p.302)
p.8
見我故，【貴】我故：4.崇尚；重視；以為寶貴。(《漢語大辭典(十)》，p.147)
p.10
一、捨一切【擔】：2.背負；負載。(《漢語大辭典(六)》，p.921)
二、【聖種】印順導師《寶積經講記》(p.38)：
四聖種是：對於衣服、飲食、臥具──三者，隨所能得到的，都歡喜滿足。第四是樂於斷除煩惱，樂於修習聖道。這樣的生活淡泊，少欲知足，而又勤修佛法，就能因此而從凡入聖。聖人由此四事而出生，所以叫聖種。
p.13
一、乃至【彈指】頃：《佛光大辭典》，p.6002：
梵語 acchatā 之意譯。即拇指與食指之指頭強力摩擦，彈出聲音；或以拇指與中指壓覆食指，復以食指向外急彈。於印度，彈指有四義：
(一)表示虔敬歡喜，據《法華經》卷6〈神力品〉載，諸佛之謦欬聲與彈指聲普傳至十方，大地皆起六種振動。
(二)表示警告，據新譯《華嚴經》卷79載，善財童子至彌勒菩薩之樓閣前，彈指出聲，門即開啟令其入內。
(三)表示許諾，據《增一阿含經》卷28載，有二龍王請世尊准許彼等為優婆塞，世尊彈指允之。
(四)時間單位，彈指所需之極短暫時間，稱為一彈指或一彈指頃。關於一彈指時間之長短，諸說不一，如《大智度論》卷83謂，一彈指有六十念。
《俱舍論》卷12（大正29，62a）：「如壯士一疾彈指頃六十五剎那，如是名為一剎那量。」現今一般常用語「一彈指」即源自佛教經典。

二、不應一【時頃】：2.頃刻；短時間。(《漢語大辭典(十二)》，p.226)
p.15
一、【一坐】：
1、《大智度論》卷68(大正25，537c20-24)：
行者作是念：「求一食尚多有所妨，何況小食、中食、後食！」若不自損，則失半日之功，不能一心行道。佛法為行道故，不為益身，如養馬、養猪。是故斷數數食，受一食法。
2、《南山律學辭典：一坐食制意》(p.2b2~7)〈行事鈔‧頭陀行儀篇〉：

《三千》云：「不得數數食，應一食。以長婬怒癡結，不異俗人。」
《資持記》釋云：「以飽食之人，多不念道，但增長三毒，非道人故。」
（事鈔記卷三六‧一六‧七）
二、【常坐】：《大智度論》卷68(大正25，538a27-b2)：
身四儀中，坐為第一，食易消化，氣息調和。求道者大事未辦，諸煩惱賊常伺其便，不宜安臥；若行、若立，則心動難攝，亦不可久。故受常坐法，若欲睡時，脇不著席。
三、【毳衣】：《南山律學辭典：受毳衣十利》〈資持記‧釋頭陀篇〉(p.632b4~10)：
受毳衣（即羊毛等作）有十利：一、在麤衣數謂同糞掃衣行，二、少求索，三、隨意可坐，四、隨意可臥，五、浣濯則易，六、染時亦易，七、少有蟲壞，八、難壞，九、更不受餘衣，十、不失求道。
（事鈔記卷三六‧二五‧二）
四、【食後不飲漿】
《大智度論》卷68〈47 兩不和合品〉(大正25，538a6-11)：
有人雖節量食，過中飲漿則心樂著；求種種漿：果漿、蜜漿等，求欲無厭，不能一心修習善法。如馬不著轡勒，左右噉草，不肯進路；若著轡勒，則不噉草意斷，隨人意去。是故受中後不飲漿。
p.18
【作】阿練若：19.引申為活動，進行。(《漢語大辭典(一)》，p.1245)
p.19
佛【尚】自有所作：21.副詞。猶；還。(《漢語大辭典(二)》，p.165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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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（原書註26）《中部》（65）《跋陀利經》（日譯南傳10，240-241）。《中阿含經》卷51《跋陀和利經》（大正1，746b-747a）。《增壹阿含經》卷47（大正2，800b-801b）。《摩訶僧祗律》卷17（大正22，359b-c）。《毘尼母經》卷2（大正24，808b）。


� 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316：「《律藏》中有名的「六群比丘」，據律師們的傳說，釋尊制立學處（śikṣāpada），幾乎都由於這幾位犯戒而引起的。《僧祇律》說：「六群比丘共破僧」。而這六位，不是釋種，就是與釋種有著密切的關係，如《薩婆多毘尼毘婆沙》卷四（大正二三‧五二六上）說：「五人是釋種子王種：難途、跋難途、馬宿、滿宿、闡那。一是婆羅門種，迦留陀夷」。六人中，難陀（難途Nanda）、跋難陀（Upananda），是弟兄，律中傳說為貪求無厭的比丘。阿溼鞞（馬宿Aśvaka）、不那婆娑（滿宿Punabbasu），在律中是「行惡行，汙他家」的（依中國佛教說，是富有人情味的），也是善於說法論議的比丘。」


�《十誦律》卷4(大正23，26b9-11)：「佛在舍衛國。爾時黑山土地，有二比丘，名馬宿、滿宿。在此處住，作惡行污他家，皆見、皆聞、皆知。」


�（原書註27）《銅鍱律》《大分別》（日譯南傳1，302-304）。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3（大正22，21c）。《四分律》卷5（大正22，596c）。《十誦律》卷4（大正23，26b）。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卷15（大正23，705a）。


�（原書註28）《四分律》卷1（大正22，573b）。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卷2（大正23，637a）。


�（原書註29）《銅鍱律》《大分別》（日譯南傳1，75）。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1（大正22，6a）。《摩訶僧祇律》卷3（大正22，244a）。


�（原書註30）《銅鍱律》《大分別》（日譯南傳1，75）。《摩訶僧祇律》卷11（大正22，323b）。《四分律》卷10（大正22，632c）。《十誦律》卷8（大正23，57b）。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卷24（大正23，756c）。


�《大智度論》卷83〈70 三惠品〉(大正25，643b8)。


�《大比丘三千威儀》卷1(大正24，914b7-9)：「不得數數[28]食一食者，若作、若乞，及以盪器，即妨半日之功，亦長婬、怒、癡結，復不異於俗人。」[28]食＋（但）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


�《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》卷3(大正40，392c7-8)。


�《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》卷3(大正40，393c15-18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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